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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

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

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

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

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

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

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

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

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

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

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

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

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

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

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

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

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

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

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

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由郑元钦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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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 惧 无 爱

———中国“另类孩子”的生存报告

何建明

第一章：孤儿院里我为何揪心落泪？

那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秋日———其实离现在也就是几个月

前的事，我到了山西大同的一所孤儿学校。这是一次公益性采

访，不想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世界里，我看到了几百个孤儿的

生活以及他们生活后面的无数让人揪心落泪的故事。

张洪图是个煤厂老板，靠辛勤经营办煤厂赚了几千万元钱，

自己和家人什么都没有享受，却干起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到全国各地收养那些没爹没娘的孤儿，为他们办所学校，让他们

有学上，有个温暖的家。说出来不敢相信，他竟然收养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 !""多个这样的孩子！
!""多个呀！那天我到孤儿学校已是夜晚，因为夜已深，便

没有打扰这些孩子。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喧喧嚷嚷的孩子们的声音

吵醒了。当我在学校的招待所楼上推开玻璃窗朝下一看：哇，黑

压压的一片⋯⋯他们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却没有几个孩子在欢乐

地玩耍，多数孩子有些呆傻地坐在学校的操场边的石板上或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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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前墙边的台阶上，默默地做着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一些极其

无聊的事：比如挖土，比如捉虫，比如弄手指，比如干脆支着双

手在呆想着什么。他们所穿着的衣服多数是不合身的，不是大了

就是紧了，不是破的，就是旧的，不少孩子的鞋子也是不配套

的。学校告诉我们，孩子们穿的大部分都是社会各界资助的。

那一个早晨，我一连问了近 !"个孩子的情况，令我吃惊的
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谈起有限的悲惨记忆时，表现出惊人的平

静，而这恰恰又让我感到异常酸楚———

苔莎，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秀发披肩，如果稍稍打扮一

下，绝对是可以上“七色光节目”的美少女。而她站在我眼前只

有泪水⋯⋯她说她家在深圳，因为父母离异，母亲出国远走后，

父亲遗弃了她。小小年纪就在街头已经流浪数年。“那天我在街

头饿极了，到一个店铺拿东西吃时，有个人用大脚狠狠地碾踩后

落下的病⋯⋯”流浪街头数年的小苔莎惟一能记得的是这件事，

那是刻骨铭心的一幕，也因此在她幼小嫩弱的躯肢上留下了终身

不愈的残疾。

程珊，也是来自广东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入学卡片上注明她

已经 #!岁了，可看她羸弱得像只多日未进食的小猫时，没人相
信这孩子已经是这个年龄了。问她生父生母是谁，她摇头问她今

年多大了，她摇头；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想了半天还是摇头。

“我知道换了三个爸爸妈妈，可他们对我都不好，后来就都不要

我了⋯⋯”小程珊的记忆里只有三个同样将她当作猫狗使唤的

“家长”。

王忠银，#$ 岁，一个惟一追着要跟我说话的孩子。我问他
的家里的情况，他能倒背如流地给我讲：开始父亲没有了，后来

母亲也没有了，于是就只能同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到处流浪，给

人家当过小牛倌，干过拉砖活，也偷偷卖过血⋯⋯特别爱读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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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你不信我给你唱⋯⋯”于是他就给我先唱《唱支山歌给

党听》，没等唱完见我一脸凝重，便说来首轻松点的，他便唱起

《潇洒走一回》。看着这位天真无邪的孩子伸着脖子高声唱着这样

的歌，我无法不皱起眉头，可哪知小忠银一个劲地还要给我背唐

诗，而且背了一首又一首。就在我弄不明白这么高智商的孩子怎

么也成了孤儿时，一位老师走过来，对他吆喝道：行了行了，何

老师还有其他事呢！小忠银这才默然了。后来老师告诉我，小忠

银刚出院，他的精神有些病⋯⋯我听后心头一阵紧缩，不忍又回

头看了他一眼，只听小王忠银朝我说：“老师什么时候我再给你

背段英语⋯⋯”

不知咋的，我被他的这话弄得眼眶里湿盈盈的。

多么不幸的孩子！

可他们又是多么幸运的孩子！假如他们没有遇见张洪图爷

爷，他们现在该在什么地方？过着怎样的凄凉生活呢？

我不敢设想。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张洪图为了把这些孩子收到这儿，不知

费了多少心血。

有多次被遗弃经历的山西籍孤儿赵秀才———第一天见了张洪

图爷爷端来的一大盆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两眼顿时闪出白光，一

下扑过去抓了就吃，竟在短短的数分钟内吃进了 !"个大馅的饺
子，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可不出一刻钟，赵秀才突然捂着鼓鼓

的肚子大叫“疼啊疼”的。而这时有人嘀咕道：谁让他贪吃那么

多。

“啥叫贪吃？你饿过三年五载吗？可这孩子靠乞讨和捡别人

剩食过日子，当乞丐的时间却有整整七年了！七年啊！”收留赵

秀才的张洪图听了这话气得直跺脚。

孩子们来到孤儿学校的头一天，几乎都有与赵秀才同样的贪

·#·恐惧无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吃毛病，几顿下来，又喊肚子疼，老师让他们慢些吃，先不要吃

那么多，开始孩子们都不听，到后来才发现在张洪图爷爷这儿，

每天都能吃得这么多这么好时，才变得“文明”起来。

可怪事仍不断出现。

一位孩子指着松花蛋，满脸狐疑地问张洪图：“爷爷，你为

什么给我们吃坏蛋呀？瞧这些蛋都发黑发黄了。”

另一位孩子手拿香肠，兴高采烈地拉着何玉霞的手走出饭

堂，跑到场地上乐着直要这位阿姨妈妈给他点“鞭炮”———从未

见过香肠的孩子错把“春都”牌火腿肠当鞭炮⋯⋯

在这儿管理生活的几位年轻老师，好不容易把这群浑身污秽

不堪的孩子像赶鸭似地拉到澡池前，但面对热腾腾的池水，孩子

们竟然畏缩着不敢进水。

“下去吧，多好的热水呀！”老师们急得只好像赶鸭似的将孩

子们往水池里赶，哪知这群可怜的孩子们做出了一件让她直捂着

心口叫疼的事来：娃儿们竟然不知进洗澡池里要脱下衣服，一个

个像“煮”饺子似地穿戴着衣帽直往干干净净的热水池子里

跳⋯⋯

刚给洗澡池子里的孩子们扒掉身上的“饺子皮”，张洪图叫

来几位医务人员，他要给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们看病治病，抽血

体检自然是免不了的。但让老张和老师们又一个想不到的是竟然

有不少孩子哇哇大哭起来，说啥也不愿挽起胳膊让医生们抽血。

“张爷爷，老师，求求你们放了我呀，求求你们放我们回家

吧⋯⋯”

这回轮到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张洪图给弄糊涂了：娃呀，你给

说说咋想回家？是嫌爷爷和老师给吃的不好？还是住的穿的不

暖？

在那个哭得最凶的宁夏同心县来的小春梅床头，张洪图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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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慈父所能有的全部耐心思忖着答案。惧怕得缩成一团的小春

梅终于张口告诉了张洪图一件往事：那年小春梅成孤儿后，被一

个外乡“好心人”收留到家，什么好吃的不给，却要她每天不停

地喝盐水，后来便隔三差五地被那“好心人”带到街上的医院去

抽血，小春梅一次次吓得晕过去，终于有一天她从那个靠收留孤

儿卖血赚钱的黑心人的魔掌里逃了出来。小春梅从此见了有人要

给她抽血便恐惧起来，而像小春梅有同样遭遇的孤儿又何止一

个！

看着眼前向自己跪下求情不要抽血的一群孩子，张洪图的心

都裂了。“好孩子们，快快起来！爷爷让医生来给你们抽血体检

就是为了永远不再让你们以后被人抽哪怕是一滴血啊！”快五十

出头的张洪图，此时此刻却只得半跪着双腿，一个一个地轻轻将

惧怕抽血体检的孩子扶起⋯⋯

张洪图用他胜过慈父般的伟大胸怀收留了这几百名可怜的孩

子，建起了中国第一所（至今也是惟一的）“大同育孤学校”，并

亲自出任校长。

所有在这里的孤儿们是幸运的，他们在这儿找回了自己的家

和找回了自己的父爱与母爱，还找回了上学的机会和人格尊严。

现在他们正在健康成长，幸福生活着。

然而我却知道，像张洪图收留的这 !""多位没有家庭、没有
父爱母爱的孩子，在全国至少还有 #""多万———这个数字是根据
每年的 $""万对离婚家庭和 #""万个服刑人员推算出来的，至于
即使还有父亲与母亲的存在但却根本得不到任何呵护的孩子有多

少我更无法统计，同样即使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却得不到赡养、

过着凄凄切切悲惨生活的孤寡老人有多少，我更无从计算⋯⋯

他们和他们，难道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和最需要给予爱心的

群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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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忍耐和艰辛维系着自己的生命和

生活，但他们最渴望和呼唤的只有一样东西，在他们看来远比给

予他们金山银山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间亲情！

啊，人间亲情，你在何处？

第二章：车站码头犄角旮旯里黑影幢幢是人是鬼？

这一幕我无法忘记：

那是前年我到石家庄出差，坐在候车室里等车，一个中年男

子手中抱着一个婴儿向我乞讨道：行行好给点钱，好让我给这娃

儿治病⋯⋯听了这中年男子的话，我便瞟了一眼他怀中的孩子，

这一瞟可把我惊得不轻，因为我还没有见过病成这样的小孩子：

那孩子看上去不足一岁，硕大的脑袋却与成人的头壳不相上下，

再看看那张蜡黄的脸上一双蛋黄色的眼睛大如核桃，孩子的眼神

几乎看不到，只有偶尔眨动一下的眼珠，说明他还活着⋯⋯

“这这⋯⋯这孩子是什么病？这么严重呀！”我不由惊叫着问

道。

“黄疸。”那中年男子毫无表情地说。

“这么重的病你还不带他上医院？”

“没钱。先生行行好吧。”

“给⋯⋯”我当即拿出一张百元钞票。

“我代孩子谢谢你⋯⋯”

“不用谢，给孩子看病要紧。”

那抱孩子的中年人走了，我赶紧闭上眼，可满眼却是刚才那

可怕的婴儿硕大的蜡黄脑袋———我发誓从没有见过那么病重的孩

子。我甚至在默默想着这家人家也够可怜的，孩子都病成这个样

了，还靠乞讨治病，钱乞讨齐了，那孩子还不早就不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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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开走开，你这个骗子还有没有点人性？把孩子折腾成这

个样了，你还拿他当摇钱树呀？呸，给你钱还不如喂狗！”突然，

有人在大声嚷嚷。

我睁眼一看是隔我座位不远的一个上了年岁的等车人在骂那

个刚才向我讨钱的抱孩子的中年人。“这人，不愿给就算了，说

这么难听的做啥？”我见状有些不平地嘀咕了一句。

“先生你不知道，那抱孩子的人才缺德呢！刚才我看你给他

钱，要早点坐在你身旁我也会不让你给的。”不知什么时候坐在

我旁边的一个姑娘对我说道。

“为什么？难道那抱孩子的人真是骗子？”这回轮到我瞪眼睛

了。“我不相信，孩子都快死了，他还要骗人呀？”

“哼，他就靠这样缺德才能骗到钱呗！”

“怎么说？”

“你以为那孩子是他家的孩子吗？”

我一惊，万万不会相信世上竟然会有这等事。“我常在这儿

乘火车，所以见得多了，这样见鬼的事多了。”姑娘开始有些友

好地对我说：“在石家庄火车站这些年经常看到一些装得可怜兮

兮的人或者抱着少胳膊少腿的孩子或者抱个像刚才那样半死不活

的婴儿在车站行骗。我还被他们骗过几次，但现在本地人都不会

上他们的当了。他们能骗的也就是你们这样的外地人⋯⋯”

“可我不懂，既然孩子不是他们的，那谁家愿意把自己的孩

子交给他们这些骗子呢？”我始终不明白。

“那当然。换谁也不会把那么可怜的孩子交给这些骗子。”姑

娘告诉我，“他们这些骗子的手段多着呢。通常是在一些公园和

垃圾堆的地方捡的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别人丢下的或者是

私生子，要么就是生下后见有残疾便不要了，还有一些是属于超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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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你是⋯⋯”我对身边的这位姑娘

产生了某种好奇。

“职业关系。因为我是报社记者。”她向我掏出一张名片。我

出于礼貌也递给她一张名片。

“能举个例吗？”

“有一次我在公安局里采访到一个人，他是在汽车站行骗长

达三个多月后被公安局收容的。那人是河南来的，他孩子生下后

就有先天性足残，本来是到石家庄来看病的，一到医院人家说你

看病动手术和住院得先交 !"""元钱。那人口袋里只带了 #"""多
元，钱不够。他就到大街上行乞，后来发现一天下来还真能乞讨

得三五百元，于是他每天开始沿街讨钱了，日久天长后他把孩子

治病的事反而扔在脑后，天天打着为孩子治病的幌子在外面乞讨

要钱。石家庄大大小小的街都讨过后，他便到了车站，发现这儿

比大街上更容易讨到钱，于是就干脆住在车站里安营扎寨了。在

汽车站的那些日子里，他最多一天竟然乞讨到近千元钱，这么多

钱可把这位穷惯了的河南人心也给养黑了，其实给孩子看病的钱

他也讨够了，但他直到最后根本不把看病放在心上，而把残足的

孩子当作了摇钱树，时间越长，他连家都不愿意回了，干脆以此

为生。带着孩子走遍了石家庄和邻近的几个城市，就连天津、北

京等城市他都去过。有一次他带孩子在保定车站时，因为上厕所

的功夫，结果转头一看自己的孩子不见了，这下他急坏了———他

不是急可怜的孩子，而是急自己的摇钱树没有了。这位已经连良

心都被钱吃掉的人，怎么也不甘心从此断了财路，他就千方百计

开始寻找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还有谁家甘心情愿把可怜的孩子交给这种人呢！”我摇

头说。

“你是常规思维。”女记者有些讥笑我。她说：“这个没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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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伙就开始在医院旁边守着，因为在那些小地方的医院里，经

常有人把有病或者有残疾的孩子扔掉，或者是那些私生子人家偷

偷地扔在公园和垃圾堆里。他还真又抱到了自己想要的孩子，令

他想不到的是那次他在一个公园抱到一个放在一张坐椅上的婴儿

时，竟然还碰上了这样一件好事：等他喜出望外抱起那个襁褓

时，突然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当时他吓得差点把

孩子丢在地下。因为他做缺德的事心虚呀！但后来出现的一幕又

令这人简直高兴死了，拍他肩膀的人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很

年轻的父亲，看样子也就是 !"来岁，那年轻父亲塞给他 #"""元
钱，说你是个好心人，一定要把孩子带好，不要让孩子受苦，即

使以后你自己养不起也想法给家好人家。这 #"""块钱就算是对
你的报答。说完那孩子的父亲就走了，再也没有出现。当时这抱

孩子的人还真激动了一番，他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好的幸运，重

新找到了一棵摇钱树不说，还白白得了 #"""块现钱！起头几天
他见这捡来的孩子还真是小宝贝哩，比自己那残足的娃儿不知好

看多少，那颗还留存着一点儿人性的心动了一下，想自己抚养，

可一想到钱，一想到通过抱着孩子行骗能轻轻松松一天骗回三五

百六七百的花花钞票时，这仅存的一点儿人性也丢在了脑后。他

继续学着以前的样儿，抱着襁褓，装出一副更可怜的样儿出现在

车站码头，向那些善良的人们伸出那双罪恶的手，乞讨道：看在

这可怜的孩子面上，因为家里穷，这孩子有黄疸住不起医院可怜

可怜吧———他从摊上买了一支劣制的黄色化妆品给婴儿脸上涂了

厚厚的一层，以此来蒙骗。好心的人看到一个如此可怜的婴儿因

为没有钱治病而纷纷伸手相助，于是这骗子的口袋便鼓鼓囊囊起

来⋯⋯日复一日，那孩子后来真的有病了，好端端的孩子哪经得

起这样的折腾？病了，他不仅不给孩子上医院看，相反觉得影响

了他的‘生意’，再加上本来孩子又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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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话说：人家亲生父母也没有把孩子当回事给扔了，我凭什

么对这样苦命的弃婴那么上心？他们活该可怜！后来孩子死了，

他就趁没有人的时候扔在了一个垃圾站里。而在扔掉这死婴时，

他又听到了另一个弃婴在垃圾站的一只铁筒里啼哭着，于是他再

一次抱起那肉色还是红扑扑的孩子，脸上带着少有的那种贪婪，

开始了他新的行骗生涯⋯⋯”

“真是丧尽天良。”我感到无比愤慨。

日后我在每一次外出采访或出差时，特意注意了几次一些城

市的车站码头情况，几乎毫不例外地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一次在

郑州车站，我坐了不足半个小时，竟然连续有四五个小孩子走过

来向我讨钱，他们的那种职业性讨钱法令人吃惊。

我特意注意了一下这些小乞丐的行踪，发现他们每讨完一圈

后就躲到一个人稍少的厕所边去。原来在那儿有个成人在指挥着

他们！显然那人是乞丐头目和“帮主”。那家伙装出一副若无其

事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在指挥整个车站大厅的四五个小乞丐们的

行动，而且都用其实并不怎么隐蔽的手法回笼着每一个孩子讨来

的钱。

可恶！那一次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要不我会走进车站的警

务办公室找到公安局的同志把这帮职业讨钱的乞丐们给一网打

尽。

“你想得太简单了，那是些社会毒瘤，就像长在人身上的牛

皮癣一样，可不是一下能治得好的。”想不到有一次我在某省城

车站的公安处采访时人家竟然这么回答我。这个省城的车站公安

处处长告诉我，他们曾经多次对这类专门以孩子出面向旅客索取

钱财为职业的“乞丐帮”进行过清理工作，但打了几次后不仅没

有打掉，反而越打越多，他说仅他们那个车站大约有三四十个这

样的少儿小乞丐，还有五六个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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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抓走他们一批，明天又冒出一批人来，总之铲除不

尽。”老处长不无为难地对我说，“可恨的不是有没有乞丐的问

题，而是社会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没爹没妈没家没亲人的孩子！有

一年我们做过统计，全年在车站上出现的孤儿、流浪儿多达 !"
个！有一小部分是跟大人在一起外出旅行时不慎丢失的，而大部

分是被大人半途有意甩掉的，这些孩子可怜哟！他们不是身上有

残，就是弱智者，或者是离异家庭的孩子。有一次我就碰上一对

甘肃小兄妹，大的男孩子 #$岁，小的女孩子 "岁，他们还都知
道自己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也知道自己的村子叫什么，可再多的

情况就说不清了。孩子说他们的父亲在三年前死了，母亲开始带

他们在西安做事，过了两年有一天说带他们到南方去，就在经过

郑州转车时，一转眼小兄妹俩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母亲了。人生

地不熟的，孩子当时吓哭了，他们就在车站等啊等，希望他们的

妈妈出现，但一等几天都不见，后来饿了，没有吃的，他们就到

卖包子的摊铺那儿看人家吃剩扔掉的就捡起来吃，后来摊贩见了

就赶他们走，于是就每天在车站向过路的客人讨钱。他们白天做

乞丐，晚上就钻在车站旁边的一个旧水泥管道里，这么着过了一

年零三个月，要不是后来那个小女孩生病死了，她的哥哥哭着找

到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这车站四周总共有二十几对这样的孤苦伶

仃的流浪儿呢！”

“这么多孩子就这么长年寄生在你们车站？他们靠什么维持

生活呀？”

“除了乞讨，还有就是偷抢呗！”老处长说到这儿长叹一声，

直摇头：“平时这些孩子在车站见我们警察就像老鼠见猫似的。

可我们有时为了整顿车站风气也不能不去管管他们，但你把他们

抓来后一问，每一个孩子给你讲一个他们的故事，你听后就会再

不忍心去抓他们了。在常人眼里他们这些动不动向人讨钱的小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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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确实令人讨厌，而且有伤我们社会的风气，但要我说，这些孩

子其实没有多少责任，有罪孽的应该是他们的大人们。有一个孩

子才 !岁，他知道自己的家就住在武汉市里头，他父母因为打架
时撞翻了衣柜，把这孩子的腿砸成了拐腿，后来父母离了婚，母

亲带着这个孩子总觉得是个累赘，用那个假借带他们到南方的母

亲同样的方法，将孩子骗到我们这个车站时，就装着说给孩子买

上北京的车票去，便一去不复返了。! 岁的孩子，你说可怜吧？
这样的孩子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碰上一两个，这些孩子的大人们

简直连一点点人性都没有呀！”

"#多岁的老处长，说到此处两眼泪汪汪。
在北京火车东站和西客站，据说每年收容这样“丢失”的孩

子都在三位数以上。在昌平收容所里，至今仍有二十几名大至十

五六岁、小至刚刚学会走路的弃儿，他们有的已经在那里生活了

一两年，公安部门对这样的孩子甚至有些苦不堪言，因为这些孩

子如果是身体和思维健全的一般都被有关机构送走或者被好心人

领走了，留下的这些残疾的弱智的，叫公安战士们不知如何管

理。

在河北某车站的收容所里，我见到一个长得相当漂亮而且身

体和智力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叫娜娜。

小娜娜见生人一点不胆怯，我问她家在哪儿？她说在草原上。

“那你爸爸妈妈为什么找不到了？”

小娜娜说：“我没有爸爸妈妈，我只有奶奶。”

“那奶奶现在在哪儿？”

“奶奶死了。”

“怎么死的？”

“她带我到这儿找爸爸妈妈，没找着，就生病死在了医院⋯⋯”

小娜娜说到这儿便“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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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的同志告诉我：当时他们从医院接到电话，说有个从

内蒙古来的老太太病死在医院，她身边有个小女孩让我们去收

容。后来我们听医院的人说，那老太太从内蒙古到我们这儿时已

经病得相当重了。据老太太死前说，她家住在内蒙古一个草原旅

游点旁边。有一年一对年轻人来到他们家，那女的一到她家就分

娩生下了这个女孩。老太太说，人家出门旅行在外生孩子，她是

个信佛的，一生以慈悲为怀，便让这对年轻男女留了下来，她还

精心为那年轻的产妇坐月子备这做那，就像伺候自己的亲生女

儿。可不出半月，有一天老太太从外面采蘑菇回家，却发现那对

男女走了，婴儿却还在。她开始以为那对男女出去玩了，可等了

一天又一天，最后老太太终于明白人家是借她这地方生下这可怜

的孩子后便远走高飞了。老太太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就这样又

当妈来又当奶奶地带着这个小娜娜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孩子也

能走路了，也能说话了，而且长得十分漂亮可爱。老太太像对待

自己的亲生孙女那样疼爱着一手带大的小娜娜———连孩子的名字

也是她给起的。但前年老太太发现自己得了绝症，于是就有心帮

这个孩子找回亲生父母。老太太只记得当时那对在她家生下孩子

的年轻女人曾经说过自己的家在河北沧州北边一带，于是她便带

着小娜娜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城市寻觅孩子的生身父母。然而善良

的老太太没能实现自己的遗愿而先走了，只留下可怜的刚刚 !岁
的小娜娜⋯⋯

“小娜娜，你想爸爸妈妈吗？”

“不，我要奶奶⋯⋯”

小娜娜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叫人顿起心碎之感。

广州和深圳是近 "#年间外地人口进入最多的南方城市，那
儿的车站码头上的“黑人”也就最多。所谓“黑人”是指既没有

常住证，也没有身份证，更没有固定的居住处，他们以车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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